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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子发现丈夫精神病复发
新年伊始，费伦菊发现丈夫有些不对劲，“要坏”，

她心里捉摸着，恐怕他的精神病要复发。

邬乃从在当地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很多年，长期吃

药。“他经常说有人在背后议论他，讲他坏话。”费伦菊

称，“除了看上去精神有问题，他从来没有伤害过别

人，不会去乱打骂人，连只小鸡也不敢杀。”

邬乃从的家人强调，他是间歇性精神病，发作的

时候就做一些固执的事情，但是发作的频率并不高。

强行送医无果报警求助
费伦菊本想着既然病复发了，就让丈夫去医院治

疗一下，但却遭到了邬乃从的抵触。

费伦菊奈何不了邬乃从，就把他的三个堂兄弟叫

来帮忙，但兄弟们的劝说也没起作用，邬乃从称“我没

病，不去”。三兄弟最后决定强行送邬乃从去精神病

医院，但想了几个办法，都没控制住他。

彼时，邬乃从从家里找出一把弯刀，去自家房东

侧的鸡圈里砍树。于是家人打了110求助。

3 日上午 9 点半左右，新塘派出所的四名警察开

了一辆警车和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，来到了邬乃从的

家里，邬乃从仍在鸡圈砍树。

“四名警察都穿着制服、戴着头盔，其中两名警察

手持防暴盾牌和钢叉、警棍，一名警察带了枪，警察的
肩膀上佩戴了执法记录仪。”多名当时在场的村民及
邬乃从的家人称。

“警察对他喊‘别动’，他说‘我是农民，我要劳
动’。”当时在现场的邻居叶小洋对费伦菊说，“民警用
一把钢叉叉住他的脖子，另一名警察掏出手枪对天上
打了一枪。邬乃从说‘我又不是犯人，你们抓我干
嘛’，他手里拿着刀向警察挥了一下。警察又开了一
枪，邬乃从就倒在地上了，警察还用警棍打了邬乃从
几下”。 费伦菊称，警察在现场制服邬乃从后，用手
铐把他拷了起来，随后带上了他们开来的轿车。

大腿肌肉里取出子弹
坐在车上，费伦菊并不知道邬乃从中枪了，这一

枪甚至要了他的命。
费伦菊回忆，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村子东边，

但是警车径直朝西往派出所方向开去。
“十来分钟，就到了派出所，警察说要开什么证

明。”费伦菊称，“邬乃从坐在车上满头大汗，说脚很
疼，一路上没有一个警察说邬乃从受了伤，更没有说
过他中了枪，也没看到他身上出血，他自己也没说受
伤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“从派出所掉头去医院的路上，警察打了 120 急
救，行驶到狮子镇时和急救车会车，警察把邬乃从转

到救护车上，还插上了氧气，打上了吊瓶，他脸色苍
白。”费伦菊回忆，“救护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县人民
医院，没有去第五医院。”

到了县医院之后，医院表示治不了，又转到了九
江市人民医院。“当日下午 1 点左右，医生说要我签
字，说邬乃从受了伤，要开刀。” 费伦菊说，医生从邬
乃从大腿肌肉里取出子弹，她才知道丈夫中弹了。

次日（2017 年 1 月 4 日）下午，费伦菊接到邬乃从
所在学校校长的电话后，赶到医院。下午6点50分左
右，医生向家属宣布“邬乃从已经死亡”。

1月16日下午5点左右，江西省检察院以及省公
安厅的十多名相关调查人员来到邬乃从家里，称“省
里的弹道专家前来现场调查”。

一名现场调查员称：“当时开了两枪，一枪朝天打
的，但子弹头没有找到，第二枪的子弹头打进了邬乃
从的大腿内，但当事人新塘派出所的民警称第二枪是
打在地面的砖头上，然后反弹误伤了邬乃从。”

检察院已立案调查
1 月 20 日，新合镇中心小学校长徐教正证实，邬

乃从中弹当天，九江县主要领导，以及政法委、检察
院、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一起进行了相关通报。

徐教正转述医院专家的话称，医院判断邬乃从的
死因是腹腔大出血，并称子弹打到了肚子。因为病人
很胖，子弹没有进入腹腔，是在肌肉中间。

“人死了，到底是开枪的原因，还是医院的手术原
因，还是监护的原因，还是个人的原因，都搞不清楚，
按照程序进行尸检，找权威机构鉴定，最后查清死因，
查清责任。最后家属也同意了。”徐教正说。

令家属费解的是，很显然，精神病人邬乃从并未
实施“暴力犯罪行为”，为何警察会开枪？

1 月 20 日，九江县委宣传部相关人员称，当地检
察院已经立案调查。

江西一精神病人中枪身亡
警方称开枪示警子弹反弹

“砰、砰”两声枪响，邬乃从倒在了自家鸡圈里。
妻子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想送他去医院，却要了他的命。
2017年1月3日，邬乃从间歇性精神病复发，家人强行送他去医院无果，求助警方。警察在现场开了

两枪，邬乃从中弹后身亡。
官方现场调查时，当事民警称，鸣枪示警时子弹打到地面砖头反弹误伤了邬乃从。
43岁的邬乃从，江西省九江县新合镇中心小学教师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个有着多年精神病史的人。
家人几近崩溃，无法接受警察为控制一名精神病人而开枪。 ▋据北京时间


